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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或深秋的一个正午
（外二首）

徐学

一把铁锨，插在田间的埂上
远远望去，挂在木柄头上的
一件毛蓝色长袖汗衫，被风吹得来回摆动
像小时候我见过的一面国旗

已经很久了，使唤铁锨的人
不知去向，这是深秋的一个正午
天空一片瓦蓝，收割完的田地
看上去有些荒凉

我一路小跑正赶往十里之外的乡卫生院
给重病多日的父亲抓药，在路上
我看见这些时，脸上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
反正，每抹一把都是心疼

无题，或十四行诗

街道上的行人越来越少
偶尔，看见几个
遮阳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枯黄的树叶掉在地上，没有风
此刻，我想象
风，正在翻越远处的山岗
一只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
在我目光所触之处，草地枯黄
我仰望天空，天空竟然没有一朵云彩
我猜想那云彩，之前
已经安慰过我了，三伏的第二天，我中暑了
呆在家里，谁知这么一呆
我竟然就错过了一场
点缀生活的聚会

无题，或我瞪了她一眼

今夜，我和妻子视频
她没有甜言，也没有蜜语
——她的脸我怎么看怎么都是冷色调
她说：爱情就是一地鸡毛
她说：家庭就是擦亮窗户
她说：我和她的距离就是甘肃和武汉的距离
就是光缆和电脑屏幕的距离
就是火车和飞机的距离，就是心与心的距离
我一边听她唠叨，一边使劲地瞪了她一眼

冬阳斜照雪后的沈阳方城，寒
冷被融融暖意消解。从南顺城与东
顺城的交叉口西转，就可以看见朝
阳一校西南角的围墙上，“萃升里”
三个金色大字。脚步不自觉放缓，
踏入复建如旧的儒学坊街巷。

巷口朱红门扉漆色沉厚，“儒学
坊”三个隶书大字笔力遒劲，笔锋间
藏着百年文脉的余温。往北漫步，
这条曾名“萃升书院胡同”的街巷，
今称文庙巷，青砖灰瓦的墙垣与红
门红窗相映成趣，墙缝间偶有枯草
探芽，为古巷平添了几分生机。左
侧复建的萃升书院，飞檐翘角凝着
清雅；右侧修葺一新的文庙，殿宇巍
峨藏着庄严。行走其间，现代都市
的喧嚣被巷弄过滤，唯有脚步声与
风穿檐角的轻响，在青砖路上低回
浅唱。

后金天聪三年（1629 年），皇太
极初定盛京，深谙“马上可得天下，
不可治天下”的真谛。为教化民众、
稳固基业，他下令在盛京城东南隅
兴建文庙，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倡导
儒学教化。

文庙初建时，规模尚简，仅设圣
殿三间、戟门三楹、棂星门一座，祭
祀礼器唯有银爵二十七樽，虽简朴
却已然撑起了文脉的骨架。至康熙
年间，清王朝对儒学的推崇日盛，文
庙 亦 随 之 不 断 扩 建 。 康 熙 五 年
（1666 年）增修学宫，为学子开辟求
学之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筑
造东西两庙，拓展祭祀空间；康熙三
十二年（1693 年），明伦堂及东西斋
房相继竣工，讲学、藏书功能日渐完
备。经康雍乾三朝增修，文庙在乾
隆年间达到鼎盛，占地面积扩至约
4800平方米，建筑布局呈东西长、南
北短的长方形，殿宇巍峨、廊庑相

连，成为盛京城中最具规模的文化
圣地。

最令人称叹的是，沈阳文庙曾
珍藏过九位清朝皇帝御笔题写的匾
额。康熙御书“万世师表”、雍正御
赐“生民未有”、乾隆御题“先觉斯
民”等九块匾额高悬殿内，鎏金大字
在烛光下熠熠生辉，彰显着对儒学
的尊崇。

每年春秋两季，文庙皆举行隆
重的祭孔大典。届时，盛京最高官
吏率众官员、学子及乡绅，行三拜九
叩大礼。从沈阳城大南门到文庙的
道路，黄土铺垫，清水洒街，沿途张
灯结彩，观者如堵。圣殿之内，孔
子牌位前陈列着三牲太牢及各类祭
器，韶乐奏响，八佾舞起，香火缭
绕升腾，钟声悠远回荡，尽显礼乐
庄严。

后期时局动荡 ，文庙日渐荒
芜。据史料记载，彼时“文庙大成殿
屋脊及东西两面院墙年年剥落，庙
内殿上蔓草丛生，几无隙地”。曾经
的儒学圣地，雕梁画栋蒙尘，钟鼓礼
乐失声，风采不复当年。1954年，这
座见证沈阳三百余年文脉兴衰的文
庙被拆除，原址平整后成为朝阳街
第一小学的操场。

所 幸 文 脉 不 绝 ，薪 火 相 传 。
2025 年，沈阳文庙在原址复建完成
并对外开放，定名为“沈阳儒学文化
陈列馆”。复建工程严格遵循清代
北方建筑风格，殿宇巍峨、廊庑迂
回，棂星门、戟门、大成殿依次排布，
再现了昔日的恢宏规制，亦填补了
沈阳作为省会城市长期无孔庙的空
白。步入复建的院落，大成殿内孔
子及其弟子的塑像神情肃穆，衣袂
飘飘。殿内陈列的仿制御笔匾额、
祭祀礼器，唤起人们对那段崇文岁
月的追忆。

与文庙一墙之隔，便是赫赫有
名的萃升书院旧址。这座被誉为

“沈阳最早大学”的学府，如今以仿
古院落的姿态重现世间，青瓦飞檐
间的雅致，朱红廊柱上的雕花，能让
人想见当年的风华。

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
（1719 年），由奉天府丞任奕銮主持

创建。初建时规模不大，却承载着
“兴学育才”的使命。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年），时任奉天府尹的欧阳瑾
亲自题写“萃升书院”匾额，取“萃聚
英才，升扬文化”之意，书院从此得
名并声名远播。它与铁岭的银冈书
院、辽阳的襄平书院并称清代“关东
三大书院”，成为东北学子心向往之
的学术殿堂，吸引着四方才俊负笈
而来，为盛京文脉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活力。

漫步于复建的萃升书院，青砖
铺就的小径蜿蜒曲折，廊下红灯笼
随风轻摇，让人不由得遥想嘉庆年
间的盛况。彼时，“关东才子”王尔
烈在朝中功成名就后，毅然返回家
乡，执掌萃升书院讲席。这位曾参
与编纂《四库全书》的大儒，学识渊
博，品行高洁，本身便是一块吸引学
子的金字招牌。相传，他曾与江南
才子切磋文墨，对方出上联“千山千
水千才子”，炫耀江南人杰地灵；王
尔烈从容不迫，对出“一天一地一圣
人”的下联，不仅对仗工整，更在
气势与意境上胜出一筹，“文压三
江”的美誉也随之不胫而走，成为
书院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仍在坊
间流传。

及至道光年间，另一位才子刘
文麟辞官归故里，接任书院山长。
他在书院执教期间，不仅悉心传授
学问，更留下了“当砌树阴随时转，
隔帘花气带风闻”的名句，将庭院中
光影流转、花香暗送的雅致景致描
摹得淋漓尽致。那时的萃升书院，
文昌阁内藏书万卷，汗牛充栋；学子
们或伏案苦读，或聚于杏坛之下，
探讨经史子集，激扬家国情怀，争
论之声、翻书之响，间或夹杂着窗
外的鸟鸣，谱写成盛京城里最动人
的文化乐章，让儒学精神在思辨中
愈发醇厚。

可惜好景不长，萃升书院在日
俄战争中惨遭厄运，一度沦为俄军
的军营与马棚。俄军抽梁引火，肆
意破坏，院舍严重损毁，藏书散佚大
半，文脉几近断绝。1928年，张学良
出资对萃升书院进行重建，并延请
国学大师执教，创办《萃升丛刊》，书

院一度重现生机。但随着“九一八”
事变的炮声响起，山河破碎，国难当
头，书院被迫关闭，仅余“萃升里”的
巷名默默承载着无尽的遗憾与荣
光，在岁月中静静守望。

在这片浸润着文脉的土地上，
儒学精神更凝聚在那些有风骨的生
命之中。海城才子王荫南曾求学于
萃升书院，在这里，他不仅习得满腹
经纶，而且涵养了家国情怀。他怀
揣“民有痛而我亦痛”的赤子之心，
以笔为刃，以诗文为枪，痛斥侵略者
的暴行。后来，他以伪报馆编辑的
身份为掩护，秘密策应抗日工作，
为民族解放事业奔走。1944年，王
荫南与儿子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
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在狱中写
下“天兵指日荡妖魔”的豪迈诗
句，最终慷慨就义，以生命谱写了
一曲感天动地的文人正气歌，让儒
学倡导的“气节”二字在血与火的
考验中熠熠生辉，成为文脉最坚硬
的内核。

儒学坊东侧，朝阳街第一小学
的校园内，一棵高逾二十米、需两人
合抱的洋白蜡古树，依旧枝繁叶
茂。它植于清代，曾是文庙大门旁
的守望者，见证过祭孔大典的庄严，
聆听过书院学子的诵读。如今，它
依然挺立在校园中，默默注视着这
片土地，见证着文脉的传承与新生。

树下，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
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与文庙的
沉静、书院的清雅交织在一起。阳
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落在
孩子们纯真的脸上，也落在青砖黛
瓦的古建筑上，让过去与现在交融、
传统与未来相连。

冬阳渐斜，余晖为儒学坊镀上
一层金边。文庙的殿宇、书院的廊
庑、高大的洋白蜡树，都在暮色中静
静伫立。在这里，每一块青砖都镌
刻着历史的印记，每一缕清风都承
载着文化的气息，每一个身影都延
续着精神的火种。沈阳方城的儒学
坊，这场跨越近四百年的文脉长歌，
历经兴衰起伏，穿越岁月尘埃，仍在
缓缓吟唱，从未停歇，也终将在时光
的长河中，谱写出更动人的篇章。

一天晨跑，看见一张残缺的五
毛纸币顺风卷尘而来，我停下脚步，
放下面子，弯下腰拾起它。

我抹去它身上的灰尘，展开半
旧的时光，我的思绪回溯到1975年。

那年初春，我两岁。
大山里的路陡峭崎岖，雨雪天

更是湿滑，脚使不上力，只能拽着野
草，或是抓着树枝攀爬。

高瘦的母亲背着我，翻山越岭，
到一山之隔且只有三里路的西排
（地名），看望刚生了娃的姨妈（奶奶
的小妹，我家乡叫姨妈）。

那年头粮食不够吃。姨妈取出
了留着待客的一些大米，要磨米粉
制作米糍给我们母子吃。这在当时
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勤快的母亲主
动帮姨妈浸米、洗磨盘，推动磨盘磨
出洁白的米浆。

母亲磨了一会儿，就感到腹部
绞痛，她没有吭声，以为是着凉或是
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硬是咬牙
继续推了几圈磨，最后痛得栽倒在
地上，冷汗直流，随后便晕厥过去。

姨妈惊慌失措，她解开母亲后
背上的我，扶起母亲，轻轻拍打母亲
的后背。母亲稍稍缓解了一些，姨
妈搀扶我母亲进屋躺下。

然而，没过几分钟母亲又感到
疼痛，她执意要回家，姨妈叫上她大
女儿背着我，母亲慢慢地跟在后
面。母亲实在痛得不行，就在地上
一边滚一边爬，仅仅三里地、二十分

钟的路，她竟走了一个多小时。一
路摸爬的艰难，以致多年后，提及此
事母亲仍会泪目。

就那样爬到村头，邻居看见了，
把母亲搀扶到家。终于摸进家门的
母亲，像一团湿透的白纸团，瘫在凳
铺床板上。她蜷缩着身体，颤抖着，
哀泣着。

小小的土坯房里挤满了邻居，
他们都慌了神，这可咋办？只有舅
婆很镇定，她点亮自家马灯，叫她大
儿子去一山之隔的大际（地名）把我
外公外婆请来。

外婆一路小跑先赶来了，看母
亲痛成这样，六神无主地跟着哭起
来。大家先是七手八脚熬一些草药
汤让母亲喝下，但无济于事。

发现并不奏效，大家七嘴八舌
出主意，就是没有人想到去卫生院
求医，看着眼前呻吟的母亲，大娘大
婶们也跟着抹眼泪。

外公说：“把昔贤喊回来吧，他
当过兵，应该有办法，可远在百里之
外要怎样才能联系上呢？这都成热
锅上的蚂蚁了，得赶紧发电报！”昔
贤是我的父亲。

那时，车马很慢，邮件不方
便，最快的通讯方式就是发电报。
可是发电报要花钱，钱呢？那年头
刚刚分田到户，大家日子过得都比
较紧，我们家又刚搬了几次家，越搬
越空。父亲二十八元一个月的工
资，他还要抽烟，偶尔与工友聚个

餐，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养家糊
口。那时候工人的收入比农民还
低，这也是后来父亲多次辞职回家
种地的原因。

“听说发个电报要五毛钱呢，我
身上又没钱……”外婆说。边上几
个邻居开始掏口袋，竟然凑不齐五
毛钱，外婆开始放声大哭起来。

母亲虽然痛晕几次，但她的头
脑还是清醒的，她说：“姆妈，我在木
柜里藏了五毛钱，你翻找一下。”

外婆急忙拉开陈旧的抽屉，终
于在最底层的角落里看见了那五毛
钱，像看见了东升的太阳。母亲的
全部家当就是一个旧五斗柜、一个
陪嫁的木箱、两张条凳搭板子铺的
床。连日常必备的柴米油盐，都是
亲邻接济。

为了让房子给弟弟结婚，父亲
带母亲从爷爷所居住的水南乡官溪
村搬迁到小坪岭，才刚搬来半个
月。这五毛钱是我父母的全部积
蓄，在当时可以买一斤上好的猪肉。

外婆揣着这五毛钱跑到乡邮政
所，发了一封加急电报：速回家有
急事。

父亲收到电报不知道家里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心里焦急万分，他一
分钟都不敢耽搁，立即报告了场长，
被特许骑公家的自行车，趁着月色
星光连夜赶回家。

山路陡峭，父亲几次险些差点
撞到路边的树，差点翻落悬崖。父
亲说，当时也不管路况，也不知道害
怕，就是拼命地盯着路，跌跌撞撞朝
着家的方向猛骑。

父亲一到家，看到气息奄奄的
母亲，顾不上更多的安慰，二话没说
立马奔向乡卫生院，请来了王院长。

王院长给母亲号脉、打针，又开
了一些药……

中西医结合治疗了半个月，母
亲的病始终不见好转，连王院长都
直摇头，说母亲没有什么希望了。

父亲听完，浑身颤抖，他央求王
院长一定要治好母亲，至于医疗费
他来想办法。

一个星期后，母亲的病好转了

一点儿，但还是总会痛出冷汗。母
亲不知道扎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
疼痛还是会间歇性发作。

正当母亲快绝望时，她竟奇迹
般地可以下床活动了，疼痛也减轻
了大半，这也许是老天的眷顾，更
是王院长治疗的效果，母亲获得了
第二次生命。至于当时母亲得的什
么病至今谁也说不清。母亲病重的
半个月里，舅婆无微不至的关心，
母亲多年后也每每提及舅婆的慷慨
善良。在王院长登门问诊时，是舅
婆拿出自家仅有的两枚鸡蛋，又麻
利地拔了菜送到我家，她说：“这
些韭菜去炒土鸡蛋，胡萝卜和大头
菜炖汤，我家地里也就这些了。”
就是这些粗茶淡饭，让我们全家永
远铭记。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贫苦与
病痛折磨，就无法理解农村乡邻那
种唇齿相依的情感。

几年后，经过父母的努力，家里
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母亲也开始
接济一些有困难的邻居。

而今，母亲已年过古稀，身体算
是健康。

人 们 总 说“ 大 难 不 死 必 有 后
福”，可善良勤劳的母亲，并没有享
受过几天清福，一年到头像个磨盘
总是转个不停。父亲也时不时又爱
又恨地数落她：“你太爱干净了，总
是跟灶台、桌凳、锅碗瓢盆过不去！
这一天天一遍遍地擦洗，不擦亮就
不停歇，累不累啊？”

母亲爱干净也不是一天两天
了，记得还没有分田到户时，有工作
队的人下到每家每户吃轮饭，他们
都说我们家里最干净，几张木板条
凳，一张方桌子，一角土灶台，硬是
被母亲擦洗得一尘不染。

时过境迁，母亲对那半月之久
的腹痛仍心有余悸，她怯怯地认为
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坎儿。母亲说，
如果没有王院长的救治，她恐怕就
过不了那道鬼门关。而母亲顽强地
活了下来，就像大山里的槠树，几经
虫害戕伐，却依然苍翠茂盛。至今，
母亲身体还算硬朗。

儒学坊漫步
孙 俊

盛夏的风
金晓武

门大敞着
门外的风，吹了进来
吹得人浑身愉悦，通体快意
愁绪，烦恼，忧伤和孤独一扫而光
留下的只是灵犀

果林，被风吹得郁郁葱葱
一棵棵，都惬意地摇头晃脑
风在催促着成熟
蕾绽了
花也盛开了
果实累累掉下来

松门一条街（外一首）

叶兴方

从山坳里捎来野味
从海中捕鱼上岸
赶在旭日未醒时刻
卖土特产的人，带着期盼
林立于街旁
南瓜，红薯，青菜的脚步
像古硬币，闪着光
块石路漫着浪的烟火味

世外桃源

走进金庸笔下的世外桃源
我的眼里有了黄药师

这里的世界脱俗，飘逸
云朵裹着仙气，当箫声漫过
桃花与晨露托起碧霞
溪流舒展，弄碎锦鲤的云影

写字楼的灯光和着键盘
鸣笛飞声，大群白雁掠过霓虹
世外桃源，让心跳与蛙鸣
浮出节奏，让迷路的灵魂
成为百年老树
去寻找另外的天空


